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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叶飘零的日子里，我从你身边走过。
没有刻意的寒暄，没有粉饰的语言，

再次相遇，会心一笑，
你似乎知道了我所有的故事。

我曾饮马九曲黄河之波，木槎博水，沙浪行野，
这是华夏气韵，郎的河。
秦砖、汉瓦，正色洪声，
一个古国崛起的欢歌。
或许我将顺势而下，

将浮生融入历史，不再蹉跎。

我曾泊舟万里长江之边，
画舫摘星，彩云待归。

这是天朝风物，侬的船。
唐诗、宋词、舒颜细语，
一个民族复兴的彩笺。
或许我将逆流而上，

让足迹汇入大地，不再迷旋。

可是
无论我走到哪个地方，
无论我走进哪个季节，

总有一种声音，将我牵引，
那是可爱中国的呼唤！
那是青春民族的呼唤！

是的
我曾是一个走在历史深处的人，

埋首于三坟五典，
与孔孟论道，演绎出古文明优雅。
我也曾是一个走在时空隧道的人，

穿梭于质子中子，
为电子把脉，追问着微世界密码。

可世局大变，百年未有。
丈夫生于天地间，怎可虚度？
于是我枝笔为戈，迎着朝霞，

着我藏蓝，乘我骊騧；
整我戎甲，吹我胡笳；

去巡守、去感触那秀丽江山，
去护佑、去亲和那世间繁华。

行路啊！行路啊！
我追寻着一种荣光，

愈发炽热。
行路啊！行路啊！

我渴望着一种琳琅，
从不停歇。

是的，这就是我的故事。
也许你会笑着对我说，
那都是过往，无需再提。

可是，
从前、现在
那里、这里

那里的一切，这里的一切，
一切的一切

最终
让我们拥有了共同的足迹。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是我们仰望星空时的誓言。
是我们行走大地时的旌幡。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是我们深入骨髓的铿锵。
是我们融入血脉的坚强。

亲爱的战友，相聚即将结束，
时间从不会将离别遗忘。
自此以后，巴山蜀水间。
我们的足迹愈发宽广。

从川西雪域、到川东高地。
从川北叠嶂，到川南大江。
我只愿看到你清澈的眼睛。
我只愿听到你爽朗的笑声。

亲爱的战友！我衷心地祝福你
当你走进千山风雨时，

好运不断。
当你走过万家灯火时，

平安相伴。

心路
◎ 基础部 王朋

注：2020 年，我与许多博士同仁一起来到警
校，成为了教师，也成为了光荣的人民警察。为
期半年的新警培训让我收获了很多感动，它源于
那些在城乡街角为百姓排忧解难，只身阻挡黑暗
的勇敢身影，也源于那些在训练基地为战友加油
鼓劲，一起挥汗拼搏的真挚笑容。这些感动最终
化成了我前行的动力，时刻提醒着我，作为一名
警校的老师，为川警院育才、为共和国育警将是
我矢志不渝的毕生信念。

山在，鹿在，我在
◎ 二O二O级公安管理学一区队 李欣怡

又是一夜大雪，陆孟坐在窗边，用手
指把玻璃上厚厚的白雾抹去，白茫茫的
一片映入眼中。陆孟很快穿好衣服，将
火炕旁早早劈好的柈子扔下，大兴安岭
深处的小木屋需得时时添柈子才行，要
不人们是挨不住屋内的温度的。以前陆
孟的老伴做着这项工作，但因为前些年
去世了，只得陆孟自己来干。

推开屋门，沉闷的嘎吱一声，陆孟颤
巍巍地走下楼梯去，往前两步，回头看着
自己住了多年的撮罗子，树上的雪砰地
又落下一堆，顶上的几根木头颤了几颤，
显露出脆弱的样子。走到鹿圈旁，里面
仍然是空落落的。“哬哬哬哬哬哬……”
陆孟敲响了钉在树上的锣，声音在森林
里回荡，没多久，陆孟的腿就挨不住了，
坐在一旁的树桩子上等待着。这几日的
雪好不容易停了，陆孟昨晚又在睡梦中
隐约听见了鹿在林中奔跑的声音，可出
门一看，鹿圈里空荡荡的，任凭怎样寻找
也不见驯鹿的一点踪迹。陆孟自知是见
不到了，“但他们肯定就在这儿。”陆孟转
身准备回屋，嘟嘟囔囔地说着。

“喂，木头！我说了，我就在这里，哪
里都不去。”

“叫我卡西！别叫木头了！”
这是儿子木头的电话，但自从木头

离开森林到城市中去，就硬要把自己的
名字改成卡西，说木头这名太土，这使两
父子的关系大不如前了。卡西爱极了城
市里的生活，在他眼中，那里有永远亮起
的灯光，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音乐，还有热
闹的人群。而冬季的大兴安岭，一旦太
阳能蓄电池出问题，就只能数着蜡烛过
日子，冬季的森林除去自己迈步行走的
摩擦声外，便只有大雪落下，与积雪撞击
的闷哼。“我真是受够了，真是受够了。”
在从城市回来的一周里，卡西不断地重
复着这一句话，又过了一周，他便收拾着
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撮罗子，离开了这片
森林。

“哼，那里有什么好的，又没有我的
鹿。”挂了电话后，陆孟哼哼唧唧地说
着。撩起裤腿，干瘪的双手把一片膏药
撕下，又换新的一片贴上，浓浓的药味散
发开来，弥漫在整间小屋。这双常年走
在坑坑洼洼山路上的双腿啊，终究是要
撑不住了。

每月一号是卡西回来的日子，尽管
父子俩每次都要吵架，但卡西在下个月
仍然会到来。

“轰隆隆……”是摩托车的声音，不
必多说，一定是卡西回来了，果然，门砰
的一声打开，带着一头爆炸头的卡西走
进了家门。

“这门也太难开了。”卡西向父亲抱
怨着，眉眼里都是对这间撮罗子的不放
心，“万一哪天被雪压塌了可怎么得了。”
坐在一旁的陆孟一听，顿时就冒了火。

“我这撮罗子怎么了？都住了那么
多年了，再大的雪都见过，怎么会说塌就
塌！”

“不是，您怎么就不肯跟我到城里去
呢？我保证你一去就会爱上那儿的，我
们肯定把您照顾的好好的，再说，您也好
随时见到您孙子啊。”

陆孟一听这话，顿了顿。
“我不去，城里没有我的鹿，我的鹿

离不了我！”
又是这一句话！卡西有些生气了，

蹲在陆孟的身前，注视着那副苍老的面
庞。

“那么，您的鹿在哪儿呢？”
一瞬间，卡西看见自己父亲浑浊的

双眼中迸出了一道亮光。
“走！我带你去看！昨儿夜我还听

见它的声音了。”陆孟费了老大的劲儿才
推开房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雪中。
卡西跟在父亲的身后，又是叹气，又是摇
头。

空荡荡的，依旧是空荡荡的，别说是
鹿了，连丁点儿鹿的影子都没有。陆孟
盯着那自己亲手一下下扎成的栅栏，忽
地猛一抬手，拍在自己的额头上。

“诶，对对！它们去寻偶了嘛，你是
知道的，这段时间我可找不回来它们！”
陆孟转回头对着自己的儿子一字一句地
说道，“你不会连这都忘了？”

卡西望着树上的积雪默不作声，又
抬眼望向站在鹿圈旁独自开心的父亲，
皱了皱眉毛。

“可是父亲，驯鹿们是在秋天去寻偶
的，现在都已经是深冬了，它们还是没
有回来。”

“胡说！你又在胡说！”陆孟被气极
了，跺了跺脚却一不留神摔进了雪中，卡
西将陆孟从雪中拉出来，带回撮罗子，又
将陆孟身上湿掉的衣服换下，放在火坑
旁，把衣服慢慢烘干。

“父亲，你知道母亲在哪里吗？”带着
试探，卡西蹲在陆孟身前，握着那双充满
裂痕的双手说道。

“这我咋不知道？她肯定是坐着你
舅舅的车，去城里给我们打酒了！”

卡西愣了愣，这句话，证实了卡西心
中那个可怕的想法。大兴安岭的冬天太
冷了，住在里面的他们没有酒就完全活
不下去，而在前些年的冬天，他的母亲喝
多了酒，在浑浑噩噩中摔进了河里，再没
能回来。他第一次看见父亲痛哭，就在
母亲离开的第一个早晨。而现在，陆孟
竟将这也忘记了。

陆孟后来还是被接走了，在他忘记
了那些驯鹿的时候。

白晃晃的灯，白晃晃的床单，陆孟躺
在病床上面容憔悴。

终于，小县城放晴了，卡西推着轮
椅，让陆孟也去外面晒晒太阳。在过去

的几个月里，陆孟的病情急速恶化，甚至
好几次问卡西是谁，又抓着卡西问自己
的儿子在哪里，但显然，今天他的状态很
好，和卡西说了好多他和他的那些驯鹿
的故事。说他们如何陪伴陆孟长大，如
何将自己的妻子带到自己眼前，又如何
和自己的儿子玩耍。

“我们，是大兴安岭最后的驯鹿人了
啊，我们走了，它们就再也找不到我们
了。”眼泪沿着皱纹从陆孟的眼角留下，
他挣扎地转过身，握住了卡西的双手，

“带我回去吧，拜托了。”
见到面前熟悉的撮罗子，卡西拍了

拍自己的脑袋，现在他有些后悔将父亲
带回来了。屋内，陆孟颤巍巍地将柈子
扔进火炕里，看着一撮撮的火苗，尽管陆
孟一口口喘着粗气，却显露出满意的神
色。

那个晚上卡西没有睡着，心头总是
乱糟糟的，于是他推开了父亲的房门走
了进去，发现陆孟也没有睡，他正靠在窗
边望着外面大雪纷飞的样子。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陆孟没有看
卡西，低哑地说着。

卡西愣了一下，寂静中他只听见了
窗外寒风拍打着窗柩的声音。

陆孟转过头，懒懒地笑着：“你的耳
朵不行，那是我的鹿在林中奔跑的声
音。”

没过几日，陆孟在睡眠中离开了，卡
西又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撮罗子，出门
时，他站在当初陆孟的位子回头望去，在
经历了十多日的大雪后，房子依旧安安
稳稳的在那儿立着。低低笑了两声，他
骑上自己的摩托车轰隆隆地走了。

“爸爸，这里好冷啊，真的会有驯鹿
在里面吗？”稚嫩的童音在森林中响起。

卡西抱着自己的儿子耐心地回应
着，在过去的十多天里，他给儿子讲了许
多自己儿时与驯鹿一起玩的游戏，勾得
小朋友吵着嚷着要早点来住爷爷家的撮
罗子。但其实卡西心中也没有底，不知
道驯鹿是不是还真的在这片林中。

“卡西，我们走吧，就快到了!”
卡西的妻子将带来的行李一一规整

好，颤巍巍的房顶也在过去的十多天里
给重新加固过了，正当小孩儿在屋中上
蹿下跳，闹了一身的汗时，卡西听见屋外
隐约的鹿鸣。打开门，熟悉的嘎吱一声，
卡西站在屋外，眼泪顿时就顺着眼角落
了下来。

“以后还是叫我木头吧，还是这名听
着舒坦。”卡西回过头，对自己的妻子低
声说道。

在那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雪地中，
有两头驯鹿正低着头轻轻舔舐的中间的
小鹿，听到声响，其中一只抖了抖耳朵，
望着卡西轻轻偏了些脑袋，似是在说，
看，我也回来了。


